
学术人才是靠自己成长起来的

  由于认为学术人才是培养出来的,于是有人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

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种问题。关于“学术人才是可以培养出来的”这个

假定,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讨论:(1)学术人才源于自我成长还是源于别

人培养? (2)学术人才成长得益于学术环境还是人为的培养? (3)什么样的

环境能造就出高水平的国际关系学术人才?

学术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

学术人才的成长需要时间,但并非靠他人的培养。在我国,“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是个影响深远的教育理念。很多人对这个理念的理解是,将一棵

小树育成可作木料的大树尚需十年,将一个人培养成人才则需要更长的时

间。这个成语是从《管子·权修》一文的观点演化而来的。原文是:“一年之

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

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意思是说,提高臣民素质给国家

带来的收益可持续时间是种树的十倍,是种谷物的百倍。其中“一获”“十

获”和“百获”是指收益可持续的时间,而非获益所需要的时间。依此,“十年

树木,百年树人”的本意应是种树能有十年的收益,育人则有百年的收益。

从收益持续性的角度理解这个成语,显然比从成才时间的角度理解这个成

语更符合客观逻辑,因为如果培养一个人才真的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那么世

界上就没有百岁以下的大科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了。

学术人才靠自己成长,而非靠他人培养。只要将培养作为常量控制一

下,我们就能观察到,相同的培养并不能产生相同的结果,这意味着培养与

成才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例如,清华大学对同一专业同一年级的学生的培

养是相同的,但到毕业时,他们的学术水平差别却非常明显。在一个班中,

入学考分最高者在毕业时成为班里差生的现象也是有的。毕业后更是有人

成了知名科学家,有人则一事无成。很多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都有读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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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但他们读博的同班同学中却多数不能取得诺奖级的科研成果。可见,培

养并非成才的充要条件。如果将自学成才的科学家考虑进来,培养甚至都

不是成才的必要条件。在没有高等教育的条件下,古代也有出身寒门的学

者,中国有凿壁偷光的匡衡、萤囊映雪的车胤、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英国有

物理学家法拉第和化学家道尔顿,等等。

不能把学术人才的感恩美德误解为没有他人培养他们就成不了学术人

才。如果学术人才是培养出来的,那么培养者既应享受培养人才的功劳,也

要承担培养不出人才的责任。传说“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这个数据

并不一定准确,但成名者占其学生总数比例极低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然而,

我们听到的都是对孔子培养出了七十二位贤人的赞扬,而听不到批评孔子

耽误了近三千学生的说法。成才是培养者的功劳,不成才是学生自己的责

任,与培养者无关,这是典型的权势思维,逻辑不自洽。我做过20多位博士

生或博士后的指导教师,有些已成为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翘楚,有些则非常

平庸,还有的更是半途而废。成才者并非因我培养有方,平庸者也非我培养

不当,半途而废者自然也与我无关,成败都在于他们自己。学生们感谢我对

他们的培养,说明他们有感恩之德,不管谁当他们的导师,他们都会感谢导

师的培养。学生有感恩之德并不等于他们成才是因为导师或单位的培养起

了作用。学生感恩母校是美德,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如果上别的学校就不能

实现比上母校更辉煌的人生。我的经验是,绝大多数能考上清华大学的学

生,都有自学成才的天分。毕业后能否成才,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

学术人才成长得益于学术环境而非被环境培养

不同的环境对于人才成长影响不同,因此孟母择邻而处。然而,环境只

为会利用环境的人提供成才的机会,而不能决定个体是否成才。不同的地

理环境适于不同类型植物的成长,但相同植物在相同环境下却成长得不一

样。同理,超级大国为国际关系理论家的成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而中小国

家则不利于国际关系理论家的成长。这表现为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家出

自超级大国,但与此同时超级大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并不能都成为学术大家。

从我国的情况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者就提出要创建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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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但此后很长时期都无一位中国学者创造出成体系的国际关系理论。

2010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塑造国际环境的理论需求不断增强,

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体系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出现,并得到

国际学界的关注;但能创造出成体系理论的学者必然是少数而不可能是多数。

出版环境对学术人才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在社会科学领域,发表学

术著作和文章是学术人才成才的必由之路,这就是学界所说的“要么发表,

要么消失”。发表人云亦云的著作和文章有助于评职称,但无助于学术人才

的成长,而只有鼓励发表有独立见解的学术著作和文章的环境才能激励学

者的学术进步和成长。如果出版环境不能激励学术争论,学术发表只剩下

了世俗的目的,这种出版环境是不利于学术人才成长的。在国际关系研究

领域,有许多值得学者们研究的问题。例如,为何“新型国际关系”只存在于

我国与他国之间,而不存在于他国之间? 如果相互敌对的国家参加的国际

组织能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何联合国不属于命运共同体? 为何西方国家结

盟是“冷战思维”,而俄罗斯结盟就不是? 如果发展中国家正在“群体性崛

起”,为何除我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综合国力差距都在拉大? 研究上

述问题的成果如有了良好的出版环境,必然有利于国际关系学术人才的成长。

国际关系学术环境面临着政策研究的冲击。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

准,国际关系研究可分为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两类。目前,国际关系的智库

建设方兴未艾,大学纷纷建立政策研究机构,各类社科基金向政策研究倾

斜,多数国际关系专业杂志增加政策文章的发表量,出版的国际关系著作也

是政策类多于学术类,由专业协会、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组织的国际关系研

讨会多数是讨论政策问题,学术性讨论数量有限。在此环境下,从事政策研

究的人员和机构如雨后春笋,而从事学术研究的队伍则有萎缩之势。批评

国际关系学术研究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和没有意义的声音不绝于耳。然而,

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和物理、化学、数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研究性质相同,

未受过专业训练的非专业人士很难懂得其研究成果。遗憾的是,国际关系

学术研究尚缺乏被视为基础科学的社会环境。

营造崇尚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环境

自20世纪60年代起,经过两代学者的努力,国际关系研究在我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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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这个学科缺乏崇尚学术研究的环境。崇尚学术

是指同行评价的心理标准是学术性的而非行政或社会标准。营造崇尚学术

的环境对于学术人才的成长是有益的。

首先,崇尚学术的环境有助于学者养成学术精神。学术精神包括多方

面,其中之一是追求客观真理,不容忍错误的认知,通俗地讲就是较真儿。

追求客观真相或真理是成为国际关系学术人才的必要条件之一。一个真正

的学术人才必然具有独立判断的精神,不畏惧与权威的观点不同,一心要用

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哪种观点更符合客观世界。在崇尚学术的环境里,人们

较容易形成较真儿的学术态度,这对学术人才的成长至关重要。

其次,崇尚学术的环境有助于增强学者的学术毅力,即终身从事学术研

究的意愿。虽然不能排除个别人在年轻时取得举世瞩目的国际关系学术研

究成果,但多数国际关系学术大家的高水平学术成果都是在年过半百之后

取得的。能否几十年坚持不懈地从事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对学术人才成长具

有重要意义。目前,很多人在获得教授职称之后就再没有学术成果发表,其

原因可能各有不同,但缺乏学术激情显然是共性原因。在崇尚学术的环境

里,学术竞争为学者带来学术研究的乐趣,学术声誉激励学者进一步创新。

再次,崇尚学术的环境有助于学者去除心中杂念、专心学术研究。在政

策研究名利双收的环境下,抵制内心的世俗欲望并不容易。使高校国际关

系专业教师的学术研究兴趣大于上电视、写评论、参加政策研讨会,将有助

于他们的学术成长。在崇尚学术的环境里,学者们愿意将时间和精力用于

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而这种不计名利的学术投入正是学术人才成长的必

要条件之一。只有较大的学术投入,才能提高学术创新的概率和质量。

如何营造一个有利于国际关系学术人才成长的环境是个非常值得关注

的问题。学术环境不是学者个人能营造的,需要学界同仁的共体努力。《国

际政治科学》愿刊载有独立见解、有科学依据以及符合规范的学术文章,为

我国国际关系学界营造崇尚学术的环境尽绵薄之力。

阎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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